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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戏剧中“沉默的人”角色探析 

马　炜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　要］高行健的一些戏剧人物设置比较简单甚至有些剧目只有两个人对话，但是在简单的人物关系之外，会设置一个不
参与剧中对话的角色。比如：《车站》中的“沉默的人”，《躲雨》中的“退休老人”，《对话与反诘》中的“和尚”。这类角色在各

自剧中只有动作和表情，游离于剧情之外但又贯穿整部戏，和其他角色一起构成戏剧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类角色通过无声

的动作和具象的表情进行表演和言说，增强了戏剧性和观赏性。客观上产生一种复调效果，开拓了戏剧多层的意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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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戏剧中的“沉默的人”角色

作为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剧作家，高行健的戏

剧作品是与他的戏剧理念紧密结合的，他的每一部

戏剧作品都是他戏剧艺术改革探索的实践。戏剧

是一门综合艺术，是演员、导演、剧本、舞美、音响、

灯光等因素的综合。高行健熟谙东西方戏剧的优

缺点，他融合古今中外的戏剧理论和实践技法，确

立了“以演员为中心”的戏剧观。高行健曾说过

“戏剧诸多的因素中，我以为演员的表演才是这门

艺术的根本。”［１］在他诸多的戏剧形式实验中，鲜明

而别具匠心的舞台角色是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他

的有些戏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如：《野人》、《彼

岸》、《山海经传》；而有的戏剧人物设置却非常简

单甚至有些剧目只有两个人对话，但在简单的人物

关系之外，会设置一个不参与剧中对话的角色。比

如：《车站》中的“沉默的人”，《躲雨》中的“退休老

人”，《对话与反诘》中的“和尚”。

“沉默的人”是高行健早期戏剧《车站》中的一

个角色，《车站》中除“沉默的人”之外，还有众多其

他角色：大爷、姑娘、愣小子、戴眼镜的、做母亲的、

师傅、马主任等。“沉默的人”在整部剧中始终是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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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的，没有参与剧中人物的对话。这样一个不与戏

剧中其他人物构成对话关系的角色，在其他几部戏

剧中也有出现。《对话与反诘》只有三个人物：男

人、女人、和尚。整部剧是男人和女人的对话，和尚

贯穿始终，随着男人女人对话内容或吟颂或敲木鱼

或倒立。《躲雨》人物设置也比较简单：“退休老

人”、明亮的声音、甜蜜的声音。整场是明亮的声

音、甜蜜的声音两个女孩的对话，“退休老人”是旁

听者，并一直贯穿全戏，随着两个女孩的对话做出

各种动作和表情，但是始终没有参与对话。这几个

角色中，“沉默的人”和“退休老人”是真正意义上

的“沉默”，即他们没有发出声音，都是通过动作和

表情参与剧情。而“和尚”却经常开口自顾自的唱

诵经文，但这是自我的、独立的语言，且和其他的角

色不构成对话。所以也把他列到一起探讨。“沉默

的人”最早出现在高行健早期戏剧《车站》中，而且

“沉默的人”一词也确实能概括本文中要探讨的高

行健戏剧中没有对话的角色类型，所以姑且把这类

人通称为“沉默的人”。

“沉默的人”“退休老人”“和尚”这些角色游离

于剧情之外但又贯穿全戏，他们在各自剧中都没有

参与剧中人物对话，但是动作和表情始终随着戏剧

中主要角色的对话而变化。另外，“沉默的人”虽然

和剧中人物没有直接的语言交流，不参与推动剧情

的发展，但他们的动作和表情还是和剧中有联系

的。比如：《车站》中大爷与“沉默的人”交谈，他用

“点头”“微笑”“摇头”与之回应。《躲雨》中“老

人”始终在倾听两个女孩的对话，并且做出各种动

作和表情。《对话与反诘》中“和尚”的动作和唱诵

对应着男人和女人的对话。而且剧中也经常提到，

男人女人听到“和尚”的木鱼声。所以这些角色和

其他角色一起，构成了整部戏剧不可或缺的一环。

“沉默的人”角色的设置是高行健在戏剧艺术上一

个匠心独具的探索。

　　二　“沉默的人”角色设置的意义

高行健在他的戏剧实践中，不断尝试发掘新的

艺术表现形式，革新舞台表演艺术。他在《野人》、

《彼岸》、《山海经传》等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大型

戏剧中就引入了民间说唱、舞蹈、魔术、杂耍、面具

等多种艺术手段，大大丰富了戏剧的艺术表现力。

“沉默的人”这一角色设置，可以看作是高行健将动

作和表情等肢体语言入戏的一个探索实践。他认

为“戏剧中使用的语言总要通过表演为中介，它本

质上是非陈述性的，非抒情的，包含着动作，是一种

能够唤起可见的舞台形象的有声语言，不同于一般

的文学语言。”［２］２１在高行健的戏剧观念中，语言和

动作是互相融合的，语言中包含着动作，动作本身

也是语言。“沉默的人”“退休老人”“和尚”这些角

色在舞台上没有语言，只有动作和表情。他们不是

通过有声的对话交流，而是通过无声的动作和表情

进行表演和言说，其所承载的内涵和传达的意义却

是有声语言远远不能及其的。

（一）具象表演与抽象哲思———戏剧性和观赏

性的增强

“沉默的人”角色的塑造是高行健戏剧观念的

实践。在这类戏剧中，“沉默的人”角色不再通过对

话来表现，而是通过动作和表情等肢体语言参与戏

剧的表演，对戏剧中主角们的对话进行回应，对戏

剧剧情进行内容上的解说和补充。“沉默的人”这

一角色，将戏剧中人物内心难言的情感、飘忽的情

绪、以及形而上的思考等所有抽象的东西在舞台上

以一种直观可见具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有声的对

话和无声的动作、具象的表演和抽象的哲思等进行

对比，增加了戏剧的趣味性和观赏性。

《躲雨》情节比较简单，讲“退休老人”、明亮的

声音、甜蜜的声音三人在林荫道上的一个修路的工

棚里躲雨。明亮的声音、甜蜜的声音两个女孩对于

下雨、童年、生活、爱情、艺术的一番见解和交谈。

老人始终在倾听，并随着她们的谈话内容做出各种

动作和表情以回应。《躲雨》本来是高行健的一个

短篇小说，写两个女孩子在躲雨时的一段对话，改

编成剧作时加进了一个也在躲雨而无言的老人的

形象。他无意中听到两个姑娘的谈话，一言未发，

但对她们的谈话内容以动作和表情进行了回应。

“这个进入人生暮年的老人的反映同散发着青春气

息的两个女孩子的声音成了鲜明的对比。全剧贯

穿着这种语言和动作的对位，戏剧性便油然

而生。”［２］２０４

《车站》与《对话与反诘》都有一种荒诞的意

味。《车站》中等车的人发现他们在车站等了整整

一年、两年甚至十年。《对话与反诘》中男人和女人

杀了对方之后，整个戏剧的下半场就是两个人头的

表演，显然是一种超现实的表现方式。这两部戏都

充满了象征意味，引人深思。但是，高行健并不是

要通过戏剧进行哲学思辨，他认为“西方很多的剧

作家，像沙特（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Ｓａｒｔｒｅ，１９０５—１９８０）的存在
主义戏剧，利用演出来讨论哲学思想，会容易令观

众感到厌腻”。［３］６他不想使自己的戏剧成为像《等

待戈多》《终局》《秃头歌女》等阐释哲学命题的文

本。“我还认为观众到剧场来并非为了思辨。我主

张把思辨不妨还给哲学家，而把感知留给戏剧。”［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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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引入“沉默的人”这一角色，通过直观的表演

稀释了戏剧中晦涩的哲学层面表达和玄学思考，将

戏剧主题的象征意义外化到人物形象上来，通过饶

有意味的鲜明的人物形象设置，使戏剧在观赏性与

象征意义上达到了平衡。

《车站》讲述了一群人在车站等车，但车却迟迟

不来。一开始“沉默的人”就出场了，大爷与他交

谈，只是“点点头”“点头”“微笑”“摇摇头”“用手

指敲打着铁栏杆”等表情和动作回应大爷。最后，

在众人无聊的交谈和抱怨声中，他悄悄地离开了排

队等车的行列。高行健曾解释《车站》中的“沉默

的人”“是一种精神，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它存在于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２］１６６“更确切地说，他只是一

种情绪，在剧中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音乐形象。”［２］１６７

高行健是把存在于每一个人心里的，但是又说不清

道不明的感觉外化，附着在一个具体可感的“沉默

的人”形象上。这个人提前离开了等车的队伍，做

了其他等车的人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他“只是众

人内心的另一种写照。”［２］８８是众人内心比较理性冷

静的一面，是众人对于他们所处的荒诞处境的“下

意识的领悟”。［２］１８７也就是说，等车的众人似乎潜意

识里明白车不会再来了，所以他们内心理性幻化的

“沉默的人”形象提前就走了。但是在现实社会和

生活中，人却是有各种犹豫和牵绊，在年复一年无

为的等待中失去了离开的勇气，空耗自己的生命。

《对话与反诘》整部戏是一对男女由爱变恨的

悲剧故事，用禅宗的机锋应答方式展开。男人和女

人在一场艳遇之后，发现两人完全无法交流，他们

试图互相沟通，却不断争吵变得越来越不耐烦。最

后男女互相杀死了对方。和尚这一角色和男人女

人的角色是平行的，两组表演同时进行。“和尚的

功能类如‘歌队’或‘说书人’，他在演出中上上下

下，有时口诵佛经，有时作出各种含有宗教意义的

动作，但他并不直接参与他两人的行动。”［３］５６和尚

的表演伴随着男女对话过程的始终，并和男女对话

内容相对应。高行健在维也纳瞬间剧团《对话与反

诘》中饰演和尚这个角色的演员林原上沟通时称：

“我们不去讲禅宗的历史，这戏也不去解说禅宗，只

不过把这种精神渗透到戏中，同西方观众也不必去

讲这些，只要触动点什么，一种茫然，明白也好，不

明白也好，令观众达到一种无言的状态，这无言也

难以言说。和尚的表演就是这样。”［５］和尚在整个

戏剧中的“怪异的动作，可以冲淡哲学讲述的沉闷，

增加演出的可看性，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动作和

言词，为讲述提供了一个远景，增加了一个向

度。”［３］６４和尚的表演可以看作是男女对话的一个解

释和补充。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以及终极意义

上人的生存困境通过和尚这一特定身份以及他所

做的有禅意的动作直观地表现了出来。

刘再复曾总结高行健展现人生存困境的戏剧，

“从外转向内，侧重于‘观自在’，即侧重于揭示人

性困境与心灵困境。”［６］他把高行健此类将心灵状

态呈现于舞台上的心灵戏，称为“内心状态戏”，

“这种戏的难点在于必须把看不见的人性状态、心

理状态变成看得见的戏剧形象。即把心理感觉诉

诸视觉。”［６］“沉默的人”角色设置可以看做是高行

健此类戏剧最初的一个探索，在此后的《周末四重

奏》、《夜游神》等戏剧中，人的丰富复杂的变幻莫

测的内心状态通过人称转换和更加复杂的舞台形

象等戏剧手段表现出来。

（二）复调戏剧———多层意义空间的开掘

高行健认为“戏剧这门艺术的关键在于演员的

表演，我寻求的这种全能戏剧，首先得研究表演，得

找到与之相应的表演，创作出鲜明的舞台形象，而

不只靠言语来揭示人生。”［７］３０他在戏剧中设置一个

不参与剧中人物对话的旁观者角色，客观上造成一

种复调效果，开拓了戏剧多层的意义空间。“沉默

的人”这个角色既是戏剧中的人物，但因不参与剧

中人物的对话，这个角色又是独立的，和剧中人物

和情节是疏离的。正是这样一个立场，使得他能够

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剧中的人物和情节。

这就形成了类似鲁迅小说中的“看”与“被看”的情

境，即：观众在看剧中的表演，不参与对话的人也在

看其他人的表演，产生复调的效果。高行健理解的

复调是“一个剧中有两个以上的主题，而且以并列

重迭的方式来处理，当然也还要统一在一个整体的

构思里。复调是一种更有表现力的叙述方式，能使

在剧场里容易变得单调的叙述充满吸引力。”［８］

《躲雨》中“老人”的各种表情和动作让观众尽

收眼底，同时他又在两个女孩旁边，全程听两个女

孩的交谈。《躲雨》显在的主题是两个年轻的女孩

人生情感的交流，加入了“退休老人”这个角色，很

显然又拓展了主题。比如当“甜蜜的声音”说那个

时代的人，无法理解她们这一代时，老人显得恼怒

的样子。当“明亮的声音”说希望得到了解，觉得世

上最宽慰人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了解，老人合上

了眼睛陷入沉思。通过老人的恼怒和沉思等表情，

可以看出长辈对小辈的抱怨产生的不理解之情，剧

中又延伸出代际之间互相沟通的主题。“而小姐妹

的心境与退休老人的心境的差异，则呈现出人物

心境的‘复调’，使这出小小的短剧，包容了较为繁

复的生活内容和较为丰富的抒情意蕴。”［９］１５１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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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炜：高行健戏剧中“沉默的人”角色探析

的“退休老人”形象使这出人物关系简单、全程对话

有了戏剧性和多层主题的阐释空间。

《对话与反诘》中和尚的表演具有很强的观赏

性和趣味性，同时他也在听男人和女人的对话，这

些动作都是伴随着男女对话的内容而做的。男人

和女人开始争吵时，和尚在舞台上屈膝盘腿坐下敲

击木鱼；男人和女人试图沟通时，和尚不断试图倒

立；男人与女人谈到爱情时，和尚把棍子立在舞台

上想把鸡蛋立在棍子顶端；当二人开始对交流不耐

烦时，和尚敲碎鸡蛋立于木棍上。最后男人与女人

互相杀死了对方，和尚手持板斧把木棍钉住。下半

场是男人和女人两个人头的表演。男子想彻底忘

掉，远离自己的皮囊，他找到一扇门想要走出去，但

总是没有尽头。女子怀疑自我的真实性，不知道自

己是谁。不知道她是不是一个影子，甚至只不过是

影子的影子。这时和尚手舞拂尘，闭目唱颂经文。

高行健在和方梓勋对话时提到：“这两组戏，一组是

那对男女间的纠葛，从生到死；另一组是和尚在做

他的功课，前前后后出场十多次，时而穿插表演，时

而同时进行，彼此完全不发生关系，而且贯穿全剧。

可以说是一个复调的戏剧，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

一方面是情与欲的起伏和男女之战，一旁的和尚在

做毫无意义的事，比如把鸡蛋立到棍子上，你可以

说他在嘲弄人世间的情欲，也可以说是在戏弄自己

做的仪式。这种穿插谁也不诠释谁，也不互为因

果，只建立这种对位，意义是观众自己看出

来的。”［７］９１

《车站》相对以上两部戏剧，情节和人物要复杂

得多。这也是高行健首次在戏剧中设置“沉默的

人”这一角色。“沉默的人”在剧中有一些动作和

表情的戏份，观众在看他的表演，但他没有参与其

他候车人的对话，始终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听其他人

对话。而且后来在众人的争吵和交谈中，他又默默

地先走了。众人在等车过程中烦躁、无奈甚至崩

溃，但是最终都不敢离开等车的队伍；相比而言，

“沉默的人”沉着冷静，知道车子等不来就提前离开

了。“沉默的人”的冷静果断和众人的慌乱无助，积

极的选择与无望的等待构成鲜明的对比。“沉默的

人也可以演成一面镜子，所有的人投向他的目光看

到的都是他们另一个自己。”［２］１８７他是众人内心另

一个自己的抽象升华，代表了众人内心无意识的理

性的一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性往往被人

的惯性想法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遮蔽，这种理性

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剧中等车的人等得

烦躁、焦急，觉得应该走，但是又怕走了车又来，所

以就一直等，等了一年、两年甚至十年，等车的人都

变老了。最后大家发现这个车站早就取消了。“沉

默的人”也寄托了作者本人的一种理想道路的选

择，或者说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人的存在，“象征一

种人生观念、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活态度”。［９］１５８

他冷静内敛，能够堪破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虚妄和荒

诞，做出正确的选择。“沉默的人”角色的设置使戏

剧的意义空间得到了拓展。“多声部和复调实验实

际上是对复杂的现实的一种更为真实的表现，是对

有着无限的可能性的世界的体验，也表现了日益多

元的审美趋向。”［１０］

“沉默的人”的角色设置丰富了戏剧的艺术表

现力，使戏剧产生更强的戏剧性和观赏性，也给戏

剧带来了多层的主题意蕴。高行健对于戏剧艺术

的种种探索和实践，诸如：多种艺术元素的入戏；对

人物内心状态的表现；对复调戏剧的追求等在“沉

默的人”这一独特的人物角色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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